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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也推荐学生研究，范伯群先生后

来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方面

成为大家，与他的推荐和影响，

就分不开关系。

至于“比较文学”方面的工

作，这一学科在当时几乎处于灭

绝状态，也是一些老先生把它重

新恢复起来，贾先生则是推动这

一学科复活的过程中很活跃的一

员。当时一些在比较文学研究方

面很活跃的专家，如孙景尧、谢

天振、卢康华等等，都受到他的

指导和影响。对于刚从“文革”

时代的封闭社会中走出来的中国

来说，方方面面都有交流和学习

的必要，作为“比较文学”这一

当时的前沿学科来说，贾先生提

出的作为学科指导思想的“开放

与交流”，对于学科发展来说更

显必要，而且概括得甚是精当。

我看贾先生早年的作品，经

常为他感到惋惜。在文学创作方

面，他是那样一位有才情的“人

生派”作家，颇得鲁迅的风骨，

可惜的是时代太动荡，没有给他

留下更多的创作空间。翻译方

面，解放后他稍稍安定下来，直

到受难前的短短五年多不到六年

的时间，他就翻译了六本著作，

笔力之勤，让人印象深刻。他自

己的本业是社会学，解放前写过

专著，后来从事文学研究，但本

业也并没有全部放弃，复出后曾

推荐专家翻译社会学研究方面的

名著，而且，社会学方面的思维

方式，恐怕也延伸到他的创作和

研究中——他笔下的人物，寥寥

几笔就很生动；判断很多现象，

能深入到肌理——与他早年的学

科训练也许不是没有关系……

贾先生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就

不用说了，从第一代弟子章培恒、

范伯群、曾华鹏、潘富恩、施昌

东，到复出后的第二批弟子陈思

和、李辉、孙乃修，以及第三代

的我们一大群，贾先生门下出了

不少精英学者，不少都是业内的

翘楚，他在教育方面的贡献，不

应该被遗忘，也值得我们骄傲。

贾先生的朋友三教九流，“七

月派”的密友以及其他左翼作家

外，还珠楼主、邵洵美、余上沅、

陈衡粹、陈从周……这些派别不

一、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物，都是

他的朋友，他可没有后来一些自

居的“英雄”们的小心眼、狭隘

气……乃至鲁迅批评的“行帮习

气”“妇姑勃谿”，在他这里连

影儿都没有。

贾先生有时会有些峻急——

我见到的时候并不多，但后来发

现，他峻急的方面，有其道理。

我自己不爱关心别人的事，但生

活的时间长了，也发现社会上的

确会有那么一些坏现象，不应轻

易原谅。这不是说“要记仇”之

类，而是近于过去的格言“忘记

过去就等于背叛”的意思。

我过去几乎不大看电视，

现在偶尔会看一下电视，以为消

遣，发现现在各种类型的影视剧

都有，探险的、破案的、热血的、

神魔的……通俗文艺的各种类

型，现在都有。以贾先生的肚量，

他应该不会反对，甚至会赞成，

毕竟这也是丰富人民群众娱乐生

活的重要内容。但有点奇怪的是，

所有这些类型的故事中，独独少

了知识分子自己的故事，或者说，

正派的知识分子自己的故事。这

是不应该的。其实，知识分子，

包括贾先生那样的不那么“豪横”

的普通知识分子，也有那么多的

感人故事。他们在动荡年代的探

索、他们在苦难年代的坚守，他

们复出之后的兢兢业业、甘为人

梯，他们对友朋的真挚，他们对

后代的无私贡献，他们了不起的

人格、宽阔的胸怀，哪一样不值

得我们纪念？我们却很容易在时

代的狂潮中，把这些最朴素却最

珍贵的品质给忘记了。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的，就

是纪念我们的先辈，他们有许多精

神值得我们继承和敬仰，也是继续

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的灯塔。

上图：9月 5日，
王为松（右二）、
陈志敏（左一）、
赵柱（右一）、
贾英（左二）共
同为在上海社会
科学馆的“贾植
芳先生诞辰 110
周年纪念展”揭
幕。


